
公元前二七八年，在 「彩雲之南」 風光秀麗的滇池邊，一個神秘的古國濱水而生，並就此
開啟了一段長達五百年的輝煌文明。然而隨着中原漢王朝的興起，逐漸沒落的古滇國最終 「拱
手降漢」 ，並從此神秘消失，就連《史記》對其的記載也僅有寥寥數語，以至於後人在很長一

段時間裏，都不能確定其是否曾經真實存在過。上世紀五十年代，一次偶然的考古發現，
讓湮沒二千多年的滇國重見天日，出土的眾多精美青銅器讓人矚目。

滇國青銅器揭秘古國文化

13副刊Treasure
2018年7月18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王鉅科 美術編輯：劉子康
汲 寶 齋

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聯合雲南省博物
館、雲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共同主辦的
「銅鑄滇魂——雲南滇國青銅文化展」正

在西安舉行，一百二十件（組）滇國青銅
器文物精品，不僅展示了古滇國的輝煌，
同時亦向世人揭開古滇國神秘的面紗。

無字史書述說沉浮
本次展覽共分為 「古國重光」、 「青

銅鑄史」、 「遺失王國」、 「開疆劃界」
四個部分，集中展示了滇國青銅文化的誕
生、發展及最後的終結。主辦方亦希望通
過這些精美的青銅文物，在帶領觀者領略
中華民族豐富多彩文化的同時，更加深入
尋覓神秘的滇國文化內涵，探尋其歷史之
謎。

現場專家告訴記者，青銅器在滇國社
會中佔據了最重要的地位。兩千多年前的
滇國工匠不僅擅長製作青銅器，同時亦會
常常將器物和滇人的日常生活巧妙結合起
來。這也使得滇國的青銅器，大多形態萬
千，異彩紛呈，包羅萬象。此外，和商周
時期中原青銅器崇神、重禮的程式化、符
號化不同的是，滇人在充分汲取多種文化
精華的基礎上，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巧奪
天工的冶鑄技巧，將社會的千姿百態熔鑄
成一件件青銅藝術傑作，堪稱世界青銅藝
術史上罕見的、不可複製的個案。它們恰
似一幅幅青銅鑄就的立體畫卷，也是一部
任何史學家都無法修撰的 「滇國信史」和
「無字史書」。

滇國青銅器的最典型代表莫過於各式
各樣的 「貯貝器」， 「貯貝器」顧名思義
，就是用來貯藏海貝（古代貨幣）的青銅
容器，也就是今人俗稱的存錢罐。在當時
，它不僅是滇國青銅文化的獨特產物，更
代表着財富，是滇國王侯貴族身份與地位
的象徵。

在展覽現場，有三件 「貯貝器」特別
引人關注。其中， 「籍田祭祀場面銅貯貝
器」表現的是在貴婦人的主持下，即將舉
行的一次與農業有關的祭祀，以及利用祭
祀時機進行趕集貿易活動的場面。記者仔
細觀察發現，這件 「貯貝器」器身為銅鼓

形，胴、腰部分別飾有羽人划船紋、舞蹈
紋、弦紋、三角齒紋及同心圓紋。器蓋正
中間是一喇叭形的高立柱，四周環繞了三
十五個人。除了梳銀錠髻、神態嚴肅乘肩
輿的鎏金貴婦，以及為其開道、遮陽、抬
轎之人，隨行人群中還有扛鏟者、提籃者
、背袋者、點種者，人物形態生動逼真，
主題寓意突出，真實反映了當時滇國社會
生活和貿易的景象。

牛虎銅案巧妙組合
另一件 「疊鼓形狩獵場面銅貯貝器」

則是由兩鼓上下重疊焊鑄而成，器蓋上鑄
有立體狩獵場面。在現有出土的滇國文物
中，這是唯一一件表現狩獵場面的疊鼓形
貯貝器，無論是器物的造型還是圖案的組
合與布局，以及紋飾的雕刻工藝，都顯得
相當成熟，表現了當時滇國青銅器的鑄造
和線刻工藝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該器
線刻紋飾中還出現了人物裝扮類似獅子的
形象，以及長象牙的動物、牦牛等，這也
為滇國的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證據。
而 「四牛鎏金騎士貯貝器」，則表現了一
位鎏金騎士腰佩長劍，坐騎駿馬的威武形
象。蓋周立雕的四頭肥牛，亦顯示出主人
擁有的大量財富和極高的權力。

由於滇國沒有系統和成熟的文字來記
錄歷史，因而 「貯貝器」就當仁不讓的承
擔起 「史書」的使命，它用直觀感性的立
體雕塑群像，把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凝結
到一件件器物中，再現了滇國社會歷史的
鮮活場景，是研究古滇國文明最真實的材
料。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考古界曾有
過兩次驚人的發現，一是甘肅武威出土的
銅奔馬 「馬踏飛燕」，二是雲南江川李家
山出土的銅祭器 「牛虎銅案」，這就是著
名的 「北有馬踏飛燕，南有牛虎銅案」說
法的由來。據悉， 「牛虎銅案」是古滇國
的祭祀禮器，此銅案構思新穎，以牛的四
蹄為案腿，前後腿間橫樑連接，以橢圓盤
口狀牛背作案面，被譽為中國青銅藝術和
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記者在現場看到，這件國寶級的 「牛

虎銅案」由二牛一虎巧妙組合而成。主要
展現的是一頭站立的大牛，正在遭受背後
一隻猛虎的撕咬，而在 「虎視眈眈」之下
，一頭悠然自得的小牛庇蔭於大牛腹下。
經專家推測，這件青銅器或許是滇人為了
表達種族繁衍的 「無私母愛」而作，寓意
大牛犧牲自己對小牛犢的保護。其主人應
該是一位王室成員，也有可能就是滇王本
人。

除了祭祀重器，另一件反映滇人日常
生活的器物 「鎏金雙人盤舞銅扣飾」，亦
寓意深刻。該器物是兩千多年前古滇國人
腰帶上的裝飾，圖案上兩名舞者服飾相同
，頭後梳條形小髻，高鼻、深目，身側佩

劍，雙手執圓盤，作邊歌邊舞狀。其下有
一條蛇，口咬前人之右足，尾繞後人之左
足。整件扣飾造型生動有趣，動感極強。
從兩個舞者的形象特徵與裝束來看，應是
異域來客，有學者認為他們是北方草原遊
牧民族 「塞人」。此銅扣飾對於研究漢代
盤舞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同時也展示了古
滇國對外開放的時代印記。

嗜血兵器溫情一面
滇國雖然前後延續五百年，但是到了

西漢初期，隨着中原王朝的日益強盛，其
也隨即走向衰亡。據《史記》記載，西漢
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漢武帝為
打通由四川經昆明通往西域的通道，兵臨
滇國，滇國國王 「拱手降漢」，歸順中央
王朝。於是，漢廷在此設置七郡，漢武帝
還賜予滇王之印，就此奠定了中國西南邊
疆地區行政區劃的基本格局。而到了東漢
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漢朝設立永
昌郡後，雲南的西部疆域從瀾滄江、怒江
之間延伸到了緬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中
國西南疆域也在此時基本界定。

滇王受印和益州郡的設立，意味着雲
南走向中華文化多元一體過程的開始。此
次展出的這枚金質 「滇王之印」，重九十
克，印作蟠蛇紐，蛇背有鱗紋，蛇首昂首
向右上方，印面呈正方形，上刻 「滇王之
印」四字篆書。

自漢武帝授滇王之印後，從中原遷去
的移民也帶去了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工
具和技藝。而民族的融合和國家的大一統
，也表現在了另一些器物上，其中 「孔雀
蓋提樑銅壺」和 「陶博山爐」就是典型代
表。 「孔雀蓋提樑銅壺」蓋頂立一開屏的
孔雀，肩及腹部各有寬帶紋一道，肩上有
左右對稱的雙環，鏈接龍形提樑，是一件
漢式器物融合滇文化元素的精品。而 「博
山爐」則為夾砂灰陶，是專門用於象徵漢
代仙家思想中仙山的器物。其爐身形制為
高柄豆，爐壁鏤三角形孔，蓋上鏤孔處似
蓮瓣張開，精美實用。

古人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
為雄踞西南五百年的古國，滇國雄厚的軍

力及銳利的青銅兵器，在其歷史中亦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在滇國墓葬中，曾出土了
種類繁多的兵器，而與中原兵器不同的是
，滇國的一些兵器上出現了動物造型和人
物造型的立體裝飾。特別是一些造型生動
可愛的動物形象，亦讓原本血腥與冰冷的
嗜血兵器，顯現出些許的溫暖和活潑。

此次展出的滇國兵器大致分為勾刺、
砍劈、擊打、遠射和防護五大類，包括戈
、矛、鉞、斧、啄等。其中一件 「手形銎
銅戈」頗為奇特，這件銅戈整體被鑄成手
握短劍的形狀，裝柄後如同一隻操生殺大
權的手，持利刃高懸頭上。整個器物構思
巧妙，將裝飾效果與實用功能融為一體，
在中國青銅器中非常罕見。不僅顯示出滇
國工匠豐富的想像力，也反映出人們掌握
戰爭勝負的決心。

另一件 「立犬銅狼牙棒」也較為搶眼
，該器物整體呈八棱形，頂端鑄一立犬，
警覺環視四周，棒身上鑄有排列整齊的犬
齒狀錐刺，鋒利無比，這也是中國發現最
早的 「狼牙棒」實物資料。

對於滇國兵器上出現的動物形象，有
專家推測，這種裝飾感極強的兵器，或許
是用於祭祀儀式的非實用性兵器，也可能
是用於儀仗場合的禮儀兵器。

除了精美的文物，主辦方對布展形式
也進行了一次創新。整個展覽以滇國古城
牆場景復原作為開端，以模擬滇王宮室內
場景作為高潮，以青銅浮雕設計多角度反
映滇人的生活居住狀態作為結尾。體驗、
互動、思考的展覽設計理念，亦讓消失千
年的古滇國文化，在今人的驚嘆聲中重現
光芒。展覽已於六月二十六日揭幕，為期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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